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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者说
A5

我们之所以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
我们之所以只看到光明，是因为有人遮挡了黑暗
缉毒民警，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时刻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6·26”国际禁毒日即将来临，让我们一起走近鹰城缉毒民警，倾听他们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刘蓓 赵志国 文/图

“我都4天4夜没有休息了！”
6月 19日，在宝丰县公安局禁毒
大队，缉毒民警樊延超感叹道。
采访他很难，联系了三天，他终于
腾出来两个小时。6月 17日晚，
他刚刚与同事一起抓捕了6名参
与吸贩毒的犯罪嫌疑人，目前正
在审讯中。

樊延超今年 39 岁，瘦高个，

笑容温和，如果不是身着警服，很
难将他与令毒贩闻风丧胆的缉毒
民警联系到一起。15年来，他与
数不清的犯罪分子打过交道。特
别是负责毒品案件以来，他屡破
大案。2018 年 9 月，他负责侦办
破获了一起制贩毒重大犯罪案
件，抓获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25
人，查获冰毒6470克。这是宝丰
县有史以来破获的第一起制毒案
件，也是最大的一起毒品案件。

樊延超说——

蹲守十几个小时
身子麻得站不起来

2018年那个制贩毒案件主犯
叫李某，我现在办的案子还是通
过那个案件遗留的线索摸排侦查
出来的，毒品案件都是一系列的，
打掉一拨，就会发现另外一拨。
办理毒品案件就像刨红薯，一拉
就是一大串。目前这个案子已经
逮捕了 6 个犯罪嫌疑人，正在进
一步侦查中。

我们从2018年3月开始秘密
侦查李某制贩毒案，直到当年 9
月才收网。一开始，我们得知李
某在郏县制作一批冰毒，并在郏
县至郑州的高速沿线出售。我们
在郑州盯了李某两个多月，终于
摸清了他的社会关系、犯罪团伙
的组织架构和成员分布情况。这
两个多月，我们没有休息一天，也
没回过一次家。

几个月后，李某又联系购买
制作冰毒的原料，准备制毒。后
来经过侦查得知，李某等人制毒
的 地 点 位 于 漯 河 市 临 颍 县 某
村。2018 年 9 月 16 日下午 5 时
许，我和同事们趴在冰毒制造窝
点后墙外的一处黄豆地里，等待
合适的时机抓捕，谁知这一等就

是十几个小时。等到 17日凌晨 4
时开始抓捕时，好多同事都没能
一下站起来，身子早就趴麻了。
那天成功抓获 3 名犯罪嫌疑人、
两个制毒技师，并缴获了一批制
毒设备、原料和成品冰毒。当天
中午，我又跑到郑州，配合同事
将在郑州遥控制毒的首犯李某
抓获。

抓李某的时候很有意思。李
某住在郑州某小区的 26楼，我们
正愁怎么让他没防备地开门，正
好有一个快递小哥刚给他送完快
递出来，我拦下快递小哥，让他敲
门，谎称快递缺少一个李某的签
字，李某开门被抓时一脸诧异，完
全没想到。

经过突审，我们又深挖出涉
及此案的漏网人员信息，我和同
事们跑到浙江、安徽以及我省的
三门峡、许昌等地抓获 10名涉毒
犯罪嫌疑人。

并不害怕危险
最对不起的是家人

从 2015 年开始缉毒以来，我
碰到了形形色色的吸毒者，印象
比较深的有几个。有的吸毒者为
了逃避打击，会采取极端措施，比
如吞咽异物、自残、跳楼等。有一
个吸毒者，把刀片藏在耳朵后面，
被抓后拿着刀片将肚子从左到右
划了一个几十厘米长的大口子。

你问我亲眼看着害不害怕？一开
始当然怕呀。现在我们抓捕时第
一时间要控制嫌疑人的双手，防
止他们自残或者伤害我们。

干这么多年警察，整天忙得
连吃饭都顾不上，你看我这电话
响个不停，这一个多小时已经有
42个未接来电。

忙起来最对不起的就是家
人，我有两个孩子，10 岁的女儿
和 8 岁 的 儿 子 。 女 儿 小 的 时
候，别人问她爸爸在哪儿，她就
指 指 手 机 ，说 爸 爸 在 手 机 里 。
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孩
子们上几年级，在哪个班，这些
事儿我从来没操过心，我的心
都在案子上。我儿子写语文作
业，用“到底……才……”造句，他
连造两句：“爸爸到底什么时候才
回家呢？”“到底什么时候，爸爸才
回家呢？”说实话，看到时真挺心
酸的。

虽说孩子的成长爸妈不能缺
席，但抓毒贩也是一分钟都不能
耽误。我既然选择了做缉毒民
警，就做好了愧对家人的心理准
备。作为缉毒民警，每抓住一个
嫌疑人，我都很有成就感，觉得自
己多少为社会做了一点贡献，对
得起头顶的国徽。

手头这个案件办完，不知道
能不能休息，我想带着媳妇孩子
去山里转转，放松几天，也好好享
受一下亲子之乐。

樊延超：不害怕危险 最对不起家人

□本报记者 徐明卉 赵志国

“最不忍心看到的，就是那些
被吸毒妈妈抱着的孩子。”6月 16
日上午，窗外大雨如注，身着蓝色
警服的于振淼提到印象最深的案
子时，神色黯然，顿了几秒说，他
忘不了曾经见过的那个才一岁
多、在吸毒女怀抱里一直呕吐的
孩子，尤其是孩子面黄肌瘦、营养
不良的模样，让人心里很难过。

于振淼是市公安局矿工路分
局禁毒专业队队长，身材高大，头

发略有花白，一问才知道，他其实
出生于1981年，是一个80后。

2007 年，于振淼刚入警，被
分配到新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一干就是 13 年。后来他被调到
矿工路分局案侦大队担任中队
长，2017年开始担任矿工路分局
禁毒专业队队长，三年多时间
里，破获贩毒案件 17 起，收缴各
类毒品 1.04 公斤，强制戒毒 106
人，新发现吸毒人员48人。因业
绩突出，他多次受到省市公安机
关表彰。

于振淼说——

2011 年、2012 年时，市区盗
窃案高发，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家人很多也是受害者。偷盗者
很多是吸毒人员，比例大概是
90% ，甚 至 更 高 。 作 为 一 名 警
察，我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份力，
让市民放心大胆地逛街，让老百
姓对警察和社会治安的满意度
提高。

那个呕吐的孩子让人心痛

2017年之前没有专门负责禁
毒时，我就接触过不少吸贩毒人
员，其实他们很多并不是坏人，就
是毒瘾作祟难以自控，导致家庭
破裂、妻离子散。

我曾在湛河区马庄转盘附近
抓获一名 50 岁出头的男子，他很
淡定，说一点也不惊讶自己被抓，
因为打从走上这条路之后，他就
清楚地知道，自己早晚有这一
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走上吸
贩毒道路的原因——据他自己交
代，媳妇管得太严，一点零花钱都
不给，手里常常一分钱都没有，逼
得没办法了，才去贩毒赚钱。你
看，就因为这，一个好好的家，就
这么完了。

更痛心的，是那些吸毒女为
了逃避打击故意生孩子，用孩子
当道具，父亲都不知道是谁，只管

生不管养。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年轻的吸

毒女，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低
着头光哭不说话。那孩子面黄肌
瘦，一看身体就很差，还一直在呕
吐。

孩子呕吐不是因为吃多了或
者别的，而是毒瘾发作了。没错，
一岁多的孩子就有毒瘾，因为妈
妈在孕期、哺乳期都没有戒毒，导
致孩子一出生就有毒瘾。而出生
后妈妈如果用锡纸吸毒，加热时
散发的烟气里也有毒，孩子在旁
边就会像吸二手烟一样也吸进去
毒品。

看着那个面黄肌瘦还一直
在吐的孩子，我这心里真是接受
不了。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那
个孩子当时跟我的孩子差不多
大……

接触过最小的吸毒者才13岁

2014 年至今，我们对吸贩毒
一直保持着高强度打击，省公安
厅先后开展了大收戒行动和雷霆
行动，集中收戒吸贩毒人员。很
明显，只要吸贩毒人员收进去，侵
财类案件的犯案率马上下降。前
些年，一个派出所一天能接到一
二十起盗窃案报案，现在一天也
接不到一起，成果非常明显。

夏季是吸贩毒活动的高峰
期，最近我们更是一刻不能松
懈。前几天为抓捕一名吸贩毒人

员，我和同事蹲坑守候，我坐在车
里死盯着嫌疑人可能出现的胡同
口，不敢开灯不敢开空调，一坐就
是十几个小时，热得浑身湿透。
我在车里还好点，那些躲在楼道
里、蹲在绿化带里的队友，被蚊子
咬得浑身疙瘩。好在嫌疑人终于
出现，趁其不备，我一个搂脖侧摔
将其撂倒在地，同事们一拥而上，
给他戴上了手铐。多日的辛苦终
于有了结果，那一刻，再苦再累也
值了。

3月和 5月，我们抓了两个吸
贩毒人员，都很年轻，二三十岁。
我接触过最年轻的吸毒人员才13
岁，本应是上学的好年华，却辍学
并染上了毒品。每每看到他们，
我是又恨又痛心。

要说危险，那肯定有，吸贩毒
人员一般都随身携带有刀具，我
们执行任务时擦伤、划伤、磕住、
碰住那都很正常。但最危险的并
不是这个，而是随时可能会被传
染上的疾病——吸毒人员大多是
乙肝、肺结核、艾滋病病毒携带
者，因为注射次数太多皮肤严重
溃烂。情况紧急之时来不及戴手
套，抓捕时只能直接上手。说实
话，我们自己也担心被感染，尤其
怕自己感染了再传染给家人。我
妻子在医院体检中心工作，她很
担心我，隔段时间就会催我去检
查各项抗体。

话说话回来，再危险也得上，
啥活儿都得有人干嘛。

于振淼：忘不了那个一直呕吐的孩子

樊延超向记者展示缴获的毒品

于振淼（左一）在执行任务 （资料图片）


